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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政党外交的风格

■周玉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了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搞好国内建设，主张加强我党与外国政党的交流往

来，建立双边或多边政党关系。政党外交实践体现了毛泽东处理政党外交的独特风格，即主张不同性质政党

之间的包容与合作、注重党与党之间的独立与平等、追求政党关系的宽松与和谐、坚持对外援助的慷慨与无

私、坚决反对大党主义。这些鲜明而独特的风格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对今天的政党外交仍然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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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改变世界政治格局，获

得了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的尊敬和赞誉，树立了崇高

的声望。新中国一成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崭新的执

政党，以前所未有的自信走上了广阔的外交舞台。作为

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

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出发，致力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

壮大世界反霸权、反殖民的统一战线，开展了卓有成效

的政党外交工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及国际社会进

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展现了处理政党外交的独特风格，

对我国目前的政党外交仍有指导意义。

一、提倡不同性质政党之间的包容与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及其

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采取敌视、包围、封锁的

政策，并且逐步形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

峙的局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分野十分明

显，中国共产党总体上是以意识形态论亲疏，主要与世

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交流往来、相互支援，推进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因此，我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是最

主要的经常性的关系。
与此同时，为了建设新国家，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

在政党外交中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提出了不同性质的

政党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相互包容与合作的光辉

思想。1954 年 8 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说:

“有两个条件我们可以完全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

仗; 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 1 ] ( P370 )1961
年，毛泽东在和法国社会党一位领导人交谈时说:“西方

国家和政党同我们党和国家存在的各种障碍只是暂时

的现象，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障碍，只要在互不干涉

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排除的。”[ 2 ] ( P17 )毛泽东在当时的历

史条件下提出这一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他还进行了初步

的实践，主要与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民族主义政党进

行了合作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增进了相互理解与

支持，有力地促进了国家关系的发展。不同性质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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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而进行的交流与合作，体现了

毛泽东求真务实的开拓精神，为我们今天超越分歧广交

朋友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示。

二、强调党与党之间的独立与平等

党与党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是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史中一个非常纠结的问题，是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

有利于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还是保持党与党之间的

独立与平等更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力量的团结和

进步呢? 毛泽东在处理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以及各

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关系中总结了一条宝贵的经验: 独

立与平等。
毛泽东认为，一个党真正的独立自主，是取得革命

和建设胜利的必要条件。无产阶级政党基于国际共产主

义的利益，必须在世界的舞台上联合起来，互相支持，但

是，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独立自主地走适合本国国情

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毛泽东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

史经验》一文中指出:“各共产主义政党必须联合，同时

必须保持各自的独立。历史证明，如果不把两方面正确

地统一起来，而忽视任何方面，就不能不犯错误。”[ 3 ]独立

自主探索本国革命和建设道路，要正确处理“学习借鉴

与照抄照搬”的关系，照抄照搬是要犯错误的，强行要求

别的政党采取同样的革命和建设模式同样不可取。1956
年 4 月 26 日，毛泽东在向美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介绍我

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时说:“有一点跟大家讲清楚，就是

中国的经验只能做参考，照抄则不可，各国应根据自己

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结

合起来。”[4 ] ( P64 )

无产阶级政党之间本质上是同志式的平等关系，即

兄弟党关系。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平等的内涵是生动丰富

的。首先，平等就是不分大小、强弱，执政党和没有执政的

党在国际舞台上一律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

得革命胜利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声望空前提高，

苏联共产党开始重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但苏共领导

人却把执政党分为三六九等。比如，在1957年的莫斯科世

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苏联共产党开始只同意把

大会宣言草案交给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讨论，不

给其他没有取得执政权的兄弟党讨论、表决的机会。毛泽

东认为这样不妥，既然都是兄弟党，就应该有平等的知情

权、讨论权、表决权，苏共只好同意了。这清晰地表明了毛

泽东的平等思想。其次，平等就是互相尊重。毛泽东在抗

美援朝中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金日成，在抗美援越战争

中与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等打交道的过程中，充分

尊重他们的党、政府和领导人，也得到他们的广泛尊重，

建立了同志和兄弟式的深厚情谊。再次，平等还表现在对

交往双方都有利，即平等互利。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政

党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本民族的先锋队，代表国

家民族的利益，在政党交往中讲平等就要秉着平等互利

的原则，不能只顾及本民族国家的利益，而损害别国民族

和人民的利益。针对苏共曾经在政党交往中的民族利己

主义行为，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我们在合作方

面得到一条经验: 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

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

下去。”[1 ] (P167 )

三、追求政党关系的宽松与和谐

建立什么样的政党关系模式，对各国政党独立自主

地探索本国革命和建设道路、推动世界进步都是十分关

键的。毛泽东认为，党际关系宽松而和谐，会有力推进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家关系的发展，增进人民之间的友

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采用

了相对宽松的政党联合形式，第三国际和情报局采用的

是以苏共为中心的高度集中的政党联合形式。
毛泽东深刻总结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共产国际

和情报局的一些经验，发现了共产国际和情报局的一些

弊端，坚决反对采取高度集中的以某个政党为中心的政

党关系模式，主张各国政党间建立宽松而和谐的党际关

系，认为最好采取双边或多边协商对话机制来实现各无

产阶级政党的团结和统一。列宁认为，十月革命胜利后，

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在理论上已经蜕变为伯恩施坦修正

主义，在实践上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政权发动或参加第

一次世界大战，这表明第二国际已经失去了先进性和革

命性。于是，列宁于 1919 年 3 月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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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领导和推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共产国际采取了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各国共产

党、工人党实际上变成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由于苏

共和共产国际不了解该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在指导各国

的革命斗争中做了许多错误的指示，比如在大革命和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共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所做的

很多指示，几乎断送中国革命。二战后，为了协调欧洲各

国共产党、工人党统一行动，成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工

人党情报局，苏共自封为最高指导者，要求各国共产党、
工人党按苏共的旨意行事，在国家建设上强行推行苏联

模式。南斯拉夫共产党在铁托的领导下探索适合南斯拉

夫本国国情的建设模式，拒绝照搬苏联模式。苏共随即

指责铁托为民族主义者，对南共大加挞伐，于 1948 年 6
月将南共开除出欧洲九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在社会

主义阵营内部产生了恶劣影响。在 1957 年 11 月世界各

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毛泽东则主张通过广泛的、平

等的协商达成共识，反对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方式

达成一致，得到了许多兄弟党的赞同。他对国际组织心

有余悸，并在会议上说:“我们不赞成成立国际组织，像

情报局那样的机构也不赞成。历史证明，搞国际组织是

没有好处的。”[5 ] ( P1174 )可见毛泽东主张的党际联合形式不

是高度集中而是相对宽松且和谐的形式，这样的形式既

有利于促进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和行动，又有利于各国

独立自主地搞好本国革命和建设。

四、坚持对外援助的慷慨与无私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

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个鲜明特征，在《共产党宣言》

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

大号召，是无产阶级在思想和政治上由自在转向自觉的

充分体现。在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

克思主义者领导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团

结、联合、支援了全世界的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和人民

向法西斯、不民主的制度猛烈开火，取得了一个又一个

胜利。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心里不

仅装着中国人民，也装着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他认为，

中国革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下获得了兄弟党

和国际正义力量的巨大支持和帮助，已获得革命胜利的

中国共产党，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其他国家人民。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形势跌宕起伏，国际环境异

常险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西方殖民者和反革命

势力互相勾结，企图包围、封锁乃至扼杀朝鲜、越南、中

国等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针对这一严峻的国际形

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各兄弟党互相配合，互为

犄角，相互支援，才能稳住人民革命力量的阵脚，抵挡帝

国主义势力的疯狂进攻。1956 年 9 月 25 日，毛泽东在会

见列席中共八大的兄弟党领导人时说: “全世界的兄弟

党、人民的对头是美帝国主义，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

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员。全世

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各个战线砍断它的一

支手。砍断它的一支手，我们就舒服一点，它是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最大障碍。”[ 4 ] ( P131 ) 各兄弟党深表赞同，在战

略配合上保持了高度默契，有力地打击了以美帝国主义

为首的侵略战争势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朝鲜、
越南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无私援助，其中

抗美援朝直接消耗战费 60 亿元人民币，加上欠苏联的

军火债 30 余亿元，总计 90 余亿元人民币。中国先后出兵

297 万人，中华儿女在朝鲜战场上做出了巨大牺牲。抗美

援越战争中，中国给越南提供了包括武器弹药、给养、干

部训练甚至服装在内的系统支援，按当时的币值计算达

200 多亿美元，实际上成了越南的战略大后方和后勤基

地。当然，援助是相互的，朝鲜、越南及全世界爱好和平

的人民的英勇斗争，极大地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

对势力，巩固和扩大了社会主义和人民革命力量的版

图，为中国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战略缓冲区。
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毛泽东也给

予积极支持。1951 年 4 月，毛泽东收到尤金的一封信，希

望我们向设在罗马尼亚的旨在援助资本主义国家共产

党进行革命活动的布加勒斯特基金组织捐款 15 万美

元，毛泽东欣然赞同，并批转周恩来落实。据师哲回忆

说: “周总理委托我交过两次，1951 年交了 15 万美元，

1952 年只多不少。”[6 ] ( P481 )对外援助既帮助了受援国的人

民和政党，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提升了中国

共产党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形象和中国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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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就毛泽东对外援助的力度而言，对朝鲜、越南

的慷慨援助完全是正确的，既是保家卫国的需要，也是

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要求，试想没有中国的无

私援助，朝鲜和越南都有成为美国殖民地的危险，而我

们则完全有可能处于美国构建的包围圈中，我们的国际

环境就更加险恶。当然，在对外援助的过程中，也有值得

我们总结和思考的经验教训: 如何处理对外援助和量力

而行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对外援助没有考虑

自身的国力，远远超过了我们自身的承受能力，特别是

当时对阿尔巴尼亚的巨额援助，养成了阿尔巴尼亚劳动

党的依赖和懒汉思想。时任中国驻阿大使耿飚就阿尔巴

尼亚使用中国援助的状况给中共中央写过一封信，毛泽

东看过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

使，实际上就是对阿的援助提出了自我批评。

五、反对大党主义的一贯与坚决

毛泽东在处理党际关系中是非常尊重兄弟党及其

领导人的，在许多兄弟党中具有极高的威望。毛泽东始

终在政党外交中坚持一个原则，不怕强权，不欺弱小，这

与当时苏共所体现的大党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
苏联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老大哥，指导

和帮助了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对中国革

命和建设也给予了巨大支持。但是，苏共领导人斯大林、
赫鲁晓夫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常常以救世主自居，

表现出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干涉兄

弟国家、兄弟党内政，强迫兄弟党服从自己的战略、采用

与自己相同的政治经济模式，伤害了很多人，甚至出兵

占领兄弟国家，引起了许多兄弟党的不满。面对苏共各

种形式的霸权主义，毛泽东不信邪、不怕压，进行了有

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因此，一贯、坚决地反对政党关系

中的霸权主义鲜明地体现在毛泽东处理政党关系的实

践当中，成为毛泽东处理政党外交的一个突出特色，展

示了他“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

其乐无穷”的风范。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其实质就

是苏共与波兰、匈牙利党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苏共

在布达佩斯以武力干涉匈牙利统一工人党内部事务，在

波兹南以武力威胁波兰共产党。苏共试图以这种方式解

决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改变兄弟党最高领导层的人

事布局，影响极其恶劣。毛泽东派刘少奇、周恩来率中共

代表团赴苏联协助苏共解决波匈事件，并批评苏共的大

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行径。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在

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交谈时，点名批评了苏共的老

子党习气，认为以某一个党为中心的状况应该改变，“由

老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家长制度”[ 4 ] ( P64 )。这些话语表

达了当时所有受过苏共压迫的兄弟党的共同心声。

1958 年 4 月，苏方建议在我国建立长波电台，共同

投资和使用，但没谈及所有权问题。毛泽东既考虑到社

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合作，也考虑到我国国防情报安

全和主权问题，做出了积极回应，同意建立电台，但必须

由中国出资，所有权也必须归中国。苏方对此置若罔

闻。后来毛泽东又通过彭德怀向苏方明确表达了我方立

场，苏方仍不理不睬，苏共的这种大国沙文主义、大党主

义的傲慢态度令毛泽东感到愤怒。7 月 21 日，苏联驻中

国大使尤金遵照赫鲁晓夫的指示向毛泽东提出，在中国

建立联合舰队，既不谈如何组建，也不谈指挥问题，毛泽

东坚决拒绝。22 日，毛泽东义正词严地对尤金说:“所有

权各半是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都不行。你

们也可以说我们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我

也可以讲，你们要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张到中国的海

岸，是要控制我们。”[ 7 ] ( P172 )尤金感到事态严重，急电苏方

通报毛泽东的反应，赫鲁晓夫得知后极为震惊，亲自来

华向中共中央解释，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对赫鲁晓夫说:

“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

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最后我再

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

们的目的! ”[8 ] ( P98 )这些话表达了我党反对霸权主义的严

正立场。
毛泽东对其他受苏共压迫的兄弟党也给予积极声

援。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杜布切克在探

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掀起了“布拉格之春”的

改革，苏联出动 30 万军队解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武

装，并占领捷克全境，以古斯塔夫取代杜布切克，担任捷

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毛泽东强烈谴责苏联出兵

捷克斯洛伐克干涉捷共的霸权主义行径，最终与苏共彻

毛泽东政党外交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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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决裂。毛泽东对反对苏共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

兄弟党及其领导人也予以赞赏，1975 年在会见南斯拉夫

总理比耶迪奇时，盛赞“铁托是铁，不怕苏联压迫”。
毛泽东不仅坚决反对苏共的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

义行为，而且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严格要

求自己。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

工作出现了一些偏差，宣传“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
“毛泽东思想红遍全球”等不适当的话语，毛泽东认为这

是强加于人，要求马上纠正。毛泽东同情和支持世界上

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们的解放斗争，但他始终坚持革命

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观点，要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

政府履行的国际义务与输出革命严格区分开来，别国人

民革命与否必须由他们自己决定，革命的时机、革命的

主客观条件是否成熟均要由该国人民自己把握，不能人

为地制造或阻止革命，否则就是强加于人。

六、结语

毛泽东在政党外交中艰辛开拓，极大地拓展了中国

共产党的国际舞台，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良好

形象，展示了他处理政党外交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既

体现了他作为的伟大政治家的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战

略眼光，也体现了他运用外交策略的高度灵活性; 既体

现了他的铮铮铁骨，也体现了他的儒雅大度; 既体现了

他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夙愿，也体

现了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谋解放，摧毁世界殖民

主义体系的雄伟抱负，这与当时大搞民族利己主义、大

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一些苏共领导人形成了鲜明对

比。毛泽东以独特的风格处理政党外交赢得了外国政

党、政要和人民的赞赏，使中国共产党驰骋在世界广阔

的外交舞台，广交朋友，广结善缘，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重

要组成部分。1971 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一外

交战线上的伟大胜利，政党外交功不可没。毛泽东的政

党外交实践及其外交风格，对我国当前的政党外交仍具

有指导意义，他用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敢于反对各种形

式的霸权主义才能有效地维护国际正义、维护第三世界

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推动世界和平，否则我们在外交舞

台上的正义就难以伸张，世界将永远是强权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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